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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慨論－詩歌智慧書（一）
時間: 60 minutes
1、 文體：詩體

詩體不單單出現在詩篇，在舊約的許多地方都有處現。（創４９；出１５：１－１８；申３２，３３；士５；撒上２：１－１０；撒下１：１９－２７；王上１２：１６；王下１９：２１－３４），還有許多先知書都有詩歌，有些佔很大的篇幅（賽、耶、拿、俄）。

形式：（參：基督教釋經學手冊，Grant R. Osborne）
1. 韻律模式：如重音、音節等。

2. 平行句：

a. 同義平行句(Synonymous parallelism)：相同意義，為的是強調上一行的意義。

b. 進階平行句(Step parallelism)：第二句添加了第一句的意義。例：詩篇2:2-4是同義還是進階？「2:2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 臣宰一同商議， 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2:3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 脫去他們的繩索。2:4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 主必嗤笑他們。"」(Psalm 2:2-4) 

c. 高潮平行句(Climactic parallelism)：漸進式的方式將思想推進高潮。「8:3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8:4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Psalm 8:3-4) 

d. 反義平行句(Antithetical parallelism)：第二句以相反的角度來看。「20:7有人靠車，有人靠馬， 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名。"」(Psalm 20:7) 

e. 內裏反義平行句(Introverted parallelism)：內裏兩行與外面兩行成為對比。「30:8耶和華啊，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華懇求，說：30:9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甚麼益處呢？ 塵土豈能稱讚你，傳說你的誠實嗎？30:10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憐恤我！ 耶和華啊，求你幫助我！"」(Psalm 30:8-10) 
f. 不完全平行句(Incomplete prarallelism)：第二句省略了第一句的某個成分。「 24:1大衛的詩。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Psalm 24:1) 

g. 補遺平行句(Ballast variant)：第二句加上一個思想，補足第一行的遺漏。「18:17他救我脫離我的勁敵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為他們比我強盛。"」(Psalm 18:17) 

3. 語法：
a. 雙關語、第一行的開頭用同一個字母、字母詩（每一行用下一個字母開頭）。
例：詩篇１１９

`hw")hy> tr:îAtB. ~ykiªl.hoh;÷( %r<d"_-ymeymi(t. yrEîv.a; Psalm 119:1
`WhWv)r>d>yI bleî-lk'B. wyt'ªdo[e yrEîc.nO yrEv.a;â Psalm 119:2
`Wkl'(h' wyk'îr"d>Bi hl'_w>[; Wlå[]p'-al{) @a;â Psalm 119:3
`dao)m. rmoðv.li ^yd<ªQupi ht'yWIïci hT'a;â Psalm 119:4
`^yQ<)xu rmoðv.li yk'ªr"d> WnKoïyI yl;x]a;â Psalm 119:5
`^yt,(wOc.mi-lK'-la, yjiªyBih;B.÷ vAb+ae-al{ za'î Psalm 119:6
`^q<)d>ci yjeîP.v.mi ydIªm.l'B.÷ bb'_le rv,yOæB. ^d>Aaâ Psalm 119:7
`dao)m.-d[; ynIbEïz>[;T;-la;( rmo=v.a, ^yQ<ïxu-ta, Psalm 119:8
`^r<)b'd>Ki rmoªv.li÷ Ax+r>a'-ta, r[;N:â-hK,z:y> hM,äB; Psalm 119:9
`^yt,(wOc.Mimi ynIGE©v.T;÷-la; ^yTi_v.r:d> yBiîli-lk'B. Psalm 119:10
`%l")-aj'x/a,( al{å ![;m;ªl.÷ ^t<+r"m.ai yTin>p:åc' yBiliB.â Psalm 119:11
`^yQ<)xu ynIdEïM.l; hw"©hy> hT'îa; %WrßB' Psalm 119:12
`^ypi(-yjeP.v.mi lKo÷ª yTir>P:+si yt;îp'f.Bi Psalm 119:13
`!Ah)-lK' l[;äK. yTif.f;ª ^yt,îwOd>[e %r<d<ÞB. Psalm 119:14
`^yt,(xor>ao hj'yBiªa;w>÷ hx'yfi_a' ^yd<îQupiB. Psalm 119:15
`^r<)b'D> xK;äv.a, al{â [v'_[]T;v.a,( ^yt,îQoxuB. Psalm 119:16
「 119:1行為完全、遵行耶和華律法的， 這人便為有福！119:2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 這人便為有福！119:3這人不做非義的事， 但遵行他的道。119:4耶和華啊，你曾將你的訓詞吩咐我們， 為要我們殷勤遵守。119:5但願我行事堅定， 得以遵守你的律例。119:6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 就不至於羞愧。119:7我學了你公義的判語， 就要以正直的心稱謝你。119:8我必守你的律例； 求你總不要丟棄我！ 119:9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 是要遵行你的話！119:10我一心尋求了你； 求你不要叫我偏離你的命令。119:11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 免得我得罪你。119:12耶和華啊，你是應當稱頌的！ 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119:13我用嘴唇傳揚你口中的一切典章。119:14我喜悅你的法度， 如同喜悅一切的財物。119:15我要默想你的訓詞， 看重你的道路。119:16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樂； 我不忘記你的話。"」(Psalm 119:1-16) 

     
一共１７６句，每八句為一小斷，２２個希伯來字母。對照英文比較容易看出詩體。
b. 圖畫／圖像(imagery)：從圖像，或生活的例子來表明詩人要描述的情境。「1:3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1:4惡人並不是這樣， 乃像糠秕被風吹散。"」(Psalm 1:3-4) 
c. 隱喻：「 19:1大衛的詩，交與伶長。 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 穹蒼傳揚他的手段。19:2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 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Psalm 19:1-2)
詩的種類：戰歌、情歌、哀歌、讚美詩、感恩詩、歡慶與肯定、智慧和訓誨、咒詛。
如何解釋詩歌體裁：
1. 讀上下文Read the psalm in context

2. 找出次文體Identify the genre of the psalm

3. 默想平行句Mdeitate on the parallelism

4. 找出意象、圖像Unpack the imagery

5. 從詩題找尋亮光Read the psalm in light of the title

6. 尋找神的主權和特性Read the psalm as a portrait of God

7. 尋找耶穌的預表Read the psalm as anticipating Christ

8. 和心靈深處發生共鳴Read the psalm as a mirror of the soul

9. 尋找祈使語句（命令、勸勉、要求等）Look for the imperative of the psalm

2、 詩篇
很多人覺得詩篇最能給人幫助，為什麼？其實詩篇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能引起人的共鳴。詩篇廣為古今聖徒所喜愛，古代以色列人在聖殿唱它，後來猶太人在會堂裡也唱它，新約時代的信徒也唱它(西 3:16、雅 5:13)。使徒們在受迫害(徒 4:25-26，對照詩篇 2:1-2)，傳福音時 (徒 2:25-29，對照詩篇 16:8-11；徒 13:33，對照詩篇2:6-7)都唱它、引用它。希伯來書更廣泛地引用詩篇作為對耶穌的信心與印證(來 1:6、1:10-13、2:6-8、5:6、10:5-7)。加爾文曾經說，「我習慣稱詩篇為靈魂之解剖學─誰能不從這面鏡子看到自己的影子？不管是悲傷，痛苦，憂懼，懷疑，希望，焦慮，或是困擾我們思想上的問題，你都會從詩篇中找到迴響─聖靈都要給我們顯出來。」


有人說，詩篇是一集「人向神」的感想集，而聖經其他各卷均是「神向人」的記錄。你同意嗎？


其實聖經表現出了古代以色列最深的信仰層面，尤其是對神的觀點。神學是聖經之詩的中心。詩篇是以崇拜和禱告為中心。詩篇雖然沒有直接提出神學的聲明，但詩篇告訴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和神離不開關係，他是一切的掌權者。有個神學家克萊基提出，詩篇和神與人的約有很大的關係，詩篇描述的是立約的神和他的子民關係密切，反應出當時每一個神兒女信心的生活。


還記得詩歌與智慧文學的特性嗎？第一，它講究個人內心、生活與上帝的關係。第二，它講究思想的平行，使詩的意義明白易懂，雖經翻譯成各種文字，仍不失其原意和美感。
詩篇的卷名和數目：詩篇的希伯來文名稱是頌讚之書，在希臘七十士譯本是以樂器〔尤其是用弦樂，如豎琴〕伴奏的歌；中英文的名稱是由希臘文及拉丁文的名稱而來。雖然詩篇裡並不是每一首詩都有讚美的主題出現，但「讚美」是詩篇重要的信息，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用它來作詩篇的卷名，應該是最恰當不過。希伯來文聖經的詩篇是 150 篇，基督教的聖經詩篇也是 150 篇，但是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一共有 151 篇。羅馬天主教的聖經所根據的拉丁文武加大譯本，其詩篇的編排和希臘文聖經一樣，卻和希伯來文及基督教的聖經有所不同，讀的時候或和別人討論的時候必須注意。
編纂的過程：詩篇乃多時代多作者之產品，由始至終至少經十餘人之手，歷千年之久；詩篇共一百五十篇，經過多時代的搜集與編纂，倣傚摩西五經的各卷主題，合分五卷，而每卷之末均以頌詞為束： 1－41篇； 42－72篇； 73－89篇； 90－106篇； 107－150篇；其編輯的過程分為數段時期：
1.第一卷的的詩及卷二內各篇（51－72）乃大衛（或其後人）所編，以供禮拜之用。

2.第二卷（其餘各篇）與第三卷乃希西家（代下29:30；箴25:1）與約西亞（或其選人）所編成的。

3.第四與第五卷是被擄歸回時代的以斯拉與尼希米所編訂，而以斯拉則為五卷之總編者。
作者：
	作者
	大衛
	亞薩
	可拉後裔
	所羅門
	摩西
	希幔
	拉探

	卷一 1-41
	3-9;11-32;34-41
	　
	　
	　
	　
	　
	　

	卷二 42-72
	51-65;68-70
	50
	42; 44-49
	72
	
	88
	89

	卷三 73-89
	　
	73-83
	84-85;87-88
	　
	　
	　
	　

	卷四 90-106
	101;103
	　
	　
	　
	90
	　
	　

	卷五 107-150
	108-110;122;124;131;133;133-145
	　
	　
	127
	　
	　
	　

	總數 150
	73
	12
	11
	2
	１
	1
	1


結構：詩篇是經過長久的時間搜集而成的，依現有的形式，它總共分為五卷，每卷均以頌榮作為結束：詩篇的卷一大部份是大衛的詩，卷二、卷三搜集了亞薩的詩和可拉後裔的詩，卷四、卷五則包括大衛的詩、上行之詩等。值得注意的是，卷一、卷四和卷五稱呼上帝的名最主要是用「雅威」(YHWH)，和合本中文聖經譯成「耶和華」，現代中文譯本譯成「上主」(註 6)；卷二則用「伊羅興」(Elohim)，中文譯成「上帝」或「神」。至於卷三，前半(73-83 篇)用「伊羅興」，後半(84-89 篇)用「雅威」。有可能編者在搜集、編排時，已經注意到對上帝名字稱呼的不同，而把它分置於不同卷。
寫作時間約經過一千年，對象為猶太人。詩篇被後人稱為「大衛的書」（來4:7）（猶太遺傳Midrash說：「摩西給以色列人五經，大衛也給他們五經」），雖非所有詩篇皆大衛所作，不過他既是主要的作者，後人便以他的大名冠以全部詩集，其實他的一生也就是一首偉大的詩篇。

猶太人的解經書米大示(Midrash)論到詩篇時說，「摩西把五本律法書賜給以色列人，與它互相輝映的就是大衛的詩篇，也是分成五卷。」近代猶太學者德里支(Delitzsch)也說，「詩篇是另一套五經，反映摩西五經的思想。它們是以色列民眾對上帝的心聲，正如五經是上帝對以色列人的啟示一樣。」(註 9)用這樣的角度來看詩篇的五卷，其主題也和五經的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互相輝映：論人、論救贖、論聖殿、論曠野生涯、論上帝的信實。不過巴斯德指出，這種對照只能當做參考，不能牽強附會地解釋。

分類：
1. 按題言或結構分類
	題 言
	詩 篇
	意 義
	共計

	樂 歌
	參4-9；11-14等之題言
	特為歌唱之用
	57

	詩 歌
	66;67;98等之題言
	題言為普通詩歌
	14

	訓誨詩
	32;42;44;45;52-55;74;78;88;89;142
	勸誡人免犯罪
	13

	金 詩
	16;56-60
	默想回憶
	6

	祈禱詩
	17;86;90;102;142
	以祈禱為重
	5

	上行詩
	120-134
	至耶路撒冷朝聖用
	15

	頌讚詩
	146-150
	以「你們要讚美耶和華」為首字
	5

	哀 詩
	7
	題言為流離詩，即在逃難時在苦境中的感受
	1

	字母詩
	9;10;25;34;37;110-112;119;145
	按希伯來文字的次序寫成
	10

	紀念詩
	38;70
	求神紀念其祈禱施拯救
	2

	無題詩
	1;2;10;33;43;71;91;93-97;99;104-107;135-137
	導論或引介上下篇
	22


2. 按內容分類
	內 容
	詩 篇
	意義
	共計 

	國事詩
	14;44;46-48;53;66;68;74;76;79;80;83;85;87;108;122;124-126;129
	專論國家大事者
	21 

	詠史詩
	78;81;83;103-106;114;135;136;137
	歌詠以色列史某部分
	11

	君尊詩
	2;18;20;21;45;72;89;110;132;144(?)
	專論神為王詩
	10

	懺悔詩
	6;32;38;39;51;102;130;143
	為罪痛悔詩
	8

	咒詛詩
	3;5;7;10;35;36;52;59;64;69;83;109;129;137;139-141;143
	咒詛敵人，願敵人遭極重報應
	19

	哈利路亞詩
	106;111-113;117;135;146-150
	以「哈利路亞」為鑰字
	11

	稱謝詩
	75;92;100;105;107;118;136;146
	感恩稱謝
	8

	哈利詩
	113-118
	以「哈利」字為首，讚美詩一類
	6

	彌賽亞詩
	2;8;22-24;40;41;45;68;69;72;87;89;102;109;110;118;132
	預言彌賽亞將來某方面之工作
	18

	自然詩
	8;29;65;104;147;148
	論大自然創造之奇妙
	6

	敬拜詩
	21;30;33;47;48;63;65-67;84;95;96;98;100;101;111-113;116;117;133;134;138;144;148;150
	敬拜神為主題
	26 

	安慰詩
	37;42;43;46;47;91;94;97;116
	安慰心靈為主題
	9

	患難詩
	4;5;11;28;41;55;59;64;109;120;140;143
	作者在患難中的呼求
	12 

	聖言詩
	1;12;19;33;119
	專論神聖言之重要
	5

	題言詩
	3;7;18;30;34;51;52;54;56;57;59;60;63
	每詩之首有題言以示該詩之歷史背景
	13


詩篇的特點：
· 聖經裡最多樣化的一本書。包括各種不同的心情與種類〔歡喜、戰爭、和平、審判、預言、彌賽亞、讚美、訴苦等等〕。詩篇內所引述以色列歷史之量為聖經其他各卷之冠，歸納起來可以編成一本厚厚的以色列國史。

· 詩篇是聖經裡最長的一本書。

· 新約聖經引用最多的一本書〔至少119次〕。

· 詩篇23篇是歷史上最多引用和背頌的一首詩。
3、 雅歌
作者：可能是所羅門 (1:1) “所羅門的歌”



A.”所羅門”之名共7次 (1:5，3:7, 9, 11，8:11, 12) 第一人稱經驗



B.”所羅門”之知識（王上4:32-34）─ 他作箴言3000句，詩歌1005首




  ※他講論草木…飛禽走獸，昆蟲水族，本書中15種動物，21種植物


　也可能是生存於所羅門王時代的人。（雅歌裏的專一似乎與所羅門王的生平不同）
.時地：BC970-940 耶城王宮




  ※分裂王國前：所論地名，包括南北各地
名稱：希伯來原典：”Shir Hashirim”     「歌中之歌」(1:1)


　希臘文譯本：”Asma Asmaton”

「諸歌之歌」英譯 ”Song of Songs”




※「諸歌之歌」如「諸天之天」=「至高之天」








「諸聖之歌」=「至聖所」




※德譯 “Das Hohelied” =「至上歌」，中譯「雅歌」

主旨：本書的主題：「愛情之堅強」

· 「愛」字27次，「美」字26次

· 對丈夫的稱呼 ─ “良人” 29，”朋友” 1，”兄弟” 2

· 對妻子的稱呼 ─ “佳偶” 9，”新婦” 6，”妹子” 6

· 描述”夫妻之愛” ─ 最早，最親，最聖，聖妙…
雅歌在歷史上有五種解釋方法：

· 猶太教與初期教會：將雅歌寓意化，解釋為神或基督對他子民之愛。

· 被擄之後背對神之愛的教誨。

· 戲劇，描述一位女子和他愛人的故事。

· 世俗情歌的收集，或是以讚美詩為格式。

· 以愛情為意象，是以色列節期時宗教儀式中所用。
(1) 把雅歌當做田園詩
田園詩(idyl)一詞來自希臘文 eidullion，意思是「小畫」。它描寫的對象多為田園生活或鄉居瑣事，詩詞短小而清純，有很濃厚的抒情意味，和敘事詩、英雄詩或戲劇詩有所不同。田 園詩的解釋比較不受時間先後次序的影響，它不必像敘事詩一樣，必須起、承、轉、合，也不必像戲劇詩一樣，有一個故事要述說；它可以說就是一組民間情歌、可 以比較自由地就一件事之不同點來描寫。毛頓(R.G.Moulton)分析雅歌，認為它是七首一組的田園詩(註 9)： 

　　1:1-2:7　 宮庭婚禮
　　2:1-3:5　 新娘愛情
　　3:6-5:1　 訂婚良辰
　　5:2-6:3　 新娘驚夢
　　6:4-7:10　王對新娘之愛慕
　　7:11-8:4　新娘對家之思念
　　8:5-8:14　利巴嫩山之盟誓 

按 照這樣的分析，雅歌故事的情節乃是這樣：所羅門王正在巡視他的葡萄園，突然發現美如天仙的書拉密女，但是當他在驚為天人之際，書拉密女卻飛快地溜走了；後 來所羅門化裝成一個貧寒的牧羊人，才贏得書拉密女的芳心；接著所羅門再以王者的姿態出現，要求書拉密女離開她利巴嫩的故鄉、嫁給他；終於他們在所羅門的皇 宮內結婚。本書一開頭所描寫的婚禮就是所羅門和書拉密女的婚禮。雅歌的內容並未按照故事的順序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聖經把雅歌書分成六首詩，和毛頓分為七首略有不同。其實分成幾段只是提供參考，幫助我們閱讀而已，並非絕對。 

(二) 把雅歌當做戲劇詩 

f色列的



























































































































有三個角色（所羅門王、鄉下男子和書拉密女）或兩個角色（所羅門王和書拉密女）之分。

困難：哪段話屬於哪一個角色、古代文學找不到戲劇的形式、故事情結混亂、愛情詩和雅歌類似之處。
按照上面所說的第一種分析方法，所羅門王預表上帝、書拉密女預表以色列，他們之間的愛情預表上帝和祂百姓之間的愛。 

有 不同的分析方式存在，我們不必判斷誰對誰錯，它們可以並存當做參考。其實在分段落時，那句話是由誰發言，也有許多不同意見。現代中文譯本和新標點和合本聖 經都有註明是由新娘或新郎發言，閱讀起來，十分有幫助。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這只是參考，並非絕對，因為不同學者的註解就有不同。
結論：性愛不是負面的，在婚姻中的性愛是好的，是神聖的。但雅歌不是一本色情小說。它同時也讓人聯想到創世記2:18-25提到夫妻間的親密關係。當人犯罪後，三章７節提到他們為自己編裙子。但是他們以前卻是不覺得羞恥。當我們看到雅歌書這對夫妻在園中赤身露體，但他們的感受卻不是羞恥，特萊柏：「雅歌書贖回了一則錯失的愛情故事。」將人間的愛，恢復到未墮落前的祝福。婚姻也有隱喻人和神的關係，「 5:22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5:23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Ephesians 5:22-23) 雖然雅歌書不見得主要講神人間的關係，但卻指明親密關係的美好，可以投影到神和人的關係上。

4、 問題討論
何謂彌賽亞詩？
    整本詩篇滿了都是預言，我們若不充分抓緊這個事實，便不能完全欣賞到詩篇的精髓。新約聖經最能說明這一點，因為它引用最多的，就是詩篇內的話，而被引用的詩篇中，又以預言那部分為多。

    那些含有預言成分的詩篇，最特出的一種名叫彌賽亞詩篇——亦即是說這一類詩歌，除了內容與當時有實際關係者外，其最終的意義要在基督身上才得應驗、得解釋。

    預言詩中主要分作三個主題：（1）彌賽亞之降卑及升高；（2）以色列的悲傷及至終得贖；（3）將來萬國因以色列之彌賽亞得福。

    彌賽亞詩篇中犖犖大者有二、八、十六、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二、八十七、八十九、一○二、一一○、一一八。這組詩中，就把基督的降生、被賣、痛苦、受死、復活、升天、再來，及統治萬邦等，都生動真實地描繪出來。有人說，詩篇中提及的預言，「比以賽亞書或任何一本先知書都來得豐富。」

    在這些詩篇中，我們看到不少主耶穌的禱詞，以及他受的苦，都早就寫在詩篇上了。不說別的，單就彌賽亞詩上所記的預言就足以證明聖經是神所啟示的了。

    就以二十二篇為例。舊約中沒有一處地方預言主耶穌的死比這一篇詩更清楚的；它開頭第一句，就是耶穌十架七言中的第四句：「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透過人的手和筆，基督道成肉身的事早就描繪出來。噢！到底是詩人說的，還是主藉著詩人說的？他用第一身的說法，說自己被「羞辱」，被「藐視」；他又說：「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罷，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罷。」——其中一些話不正是猶太人的領袖，在十架下所用的話嗎？這些預言既是針對他們而發，他們就沒有這種權利硬要用它來使預言應驗吧！還有更奇怪的事呢，詩繼續說：「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紮了我的手、我的腳。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瞪著眼看我。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我們別忘了，這首詩是在主道成肉身前幾百年前寫的，那時人不知有釘十字架這回事，那是後來羅馬人才發明出來的刑罰，你能不驚奇詩人用的字眼嗎？你怎樣解釋像「紮了我的手、我的腳」？人若在詩中只看見大衛述說他自己一些痛苦的經歷，而看不見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光景，他真是有限無珠，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還有，「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這一句，不是一字一句地完全在十架下應驗了？

    我們再看七十二篇。詩題是「所羅門的詩」或譯作「給所羅門的詩」。仔細閱讀後，你能不驚歎說：「這裡所說的，必不單是所羅門的國度！」不錯，它所寫的是彌賽亞榮耀的國度，其色彩是何等豐富！以前我們曾經說過，神與大衛立的約，先是部分應驗在所羅門身上，而最終的應驗則是在主耶穌身上，這首詩便是一個最清楚的例子，所羅門王朝的榮華是預表基督將臨之國度的昇平與快樂；請特別注意他國度的四個特性：

   （1）其性質：「公義」（2～7節）。

   （2）其版圖：「直到地極」（8～11節）。

   （3）其榮華：「茂盛」（16節）。

   （4）其時間：「永遠」（17節）。

    單彌賽亞詩篇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寶藏，可以發現對基督有不同見證：

   （1）基督的位格：神的兒子（二7，五十五6、7，一○二25～27）；人子（八4～6等）；大衛的苗裔（八十九3、4、27、29）。

   （2）基督的職份：先知（二十二22、25，四十9、10）；祭司（一一○4）；君王（二，二十四等）。

    還有，詩篇四十五篇六、七節和一○二篇二十五至二十七節，若參照希伯來書一章八至十四節來讀，就知是指著基督的神性而言；這樣一來，詩篇真是何其寶貝，何其豐盛！
為何要有字母詩？
Acrostic Psalms

An acrostic psalm is one where the first letters of consecutive verses (in Hebrew) make up a word, or the alphabet.

The Hebrew alphabet consists of 22 letters, which may be found listed as headings in Psalm 119.

Psalms 9, 10: These psalms form a broken acrostic of which 7 letters are missing.

Psalms 25, 34: Of the Hebrew texts, the Companion Bible says: “The letter Waw is omitted and the letter Pe is duplicated (in vv. 16 and 22 of each psalm). The last verse is thus, in each case, made to stand out prominently by itself.” Possibly these two psalms were originally complete alphabetical acrostics.

Psalms 37, 111, 112, 119: These are complete acrostic psalms (the last being an eight-fold acrostic).

Psalm 145: The letter Nun is missing in the Hebrew text. Many of the ancient translations, a text from Qumran, one Hebrew manuscript, and the Greek and Syriac texts insert an additional verse between 13 and 14 which begins with this letter. It reads “Faithful is the Lord in all His words and holy in all His works” (RSV, NEB, LXX).

Quite probably subsequent editing has destroyed the perfect acrostic arrangement of several of the above psalms. Other acrostics are to be found in Proverbs 31:10-31 and Lamentations 1, 2, 3, and 4 (chapters 2, 3, and 4 have two letters transposed).

The purpose of these alphabetical psalms was that they might be an aid to memory, in an age when written copies of the psalms (or any other Bible portions) we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when quite a number of ordinary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read. (See Booker and Haltom, The Lamentations of Jeremiah, pp. 30,31.)

詩題重要嗎？有什麼意思？

    但隨著近代不斷的研究和發現，這個久被忽略的詩題又再露曙光，其意義亦可以重新發現了。當我們仔細研究古希伯來文之手抄本，就發現它們詩與詩中間，沒有像我們中文或英文那樣一篇篇分開的。它們唯一之分隔就是詩與詩中間，只有在邊沿上加一個數目字，這樣一來，一般說之詩題就一直被認為是屬於跟著的那首詩。但實際上，這個詩題到底是屬於前面那一首的或是後面那一首的，就大有商榷之餘地，只不過我們一直是把它印在詩之頭，就以為是如此吧了。

    直到本世紀初，霍圖博士（Dr. James  W. Thirtle，  LL. D）努力研究下，謎團漸漸解開。我們相信他的發現甚值得重視，是解開詩題秘密的關鍵所在。他的發現乃在：不少詩題應屬於前一首詩之註腳，而非後面一詩之詩題。那麼除詩篇之外，有沒有希伯來詩歌是把詩題放在後面可供我們參考的呢？有，那就是哈巴谷書第三章最後一節，其分析如下：

   （1）詩題：「先知哈巴谷的禱告，調川流離歌。」（1節）

   （2）「禱告」或詩之本身（2～19節）。

   （3）詩註：「這歌交與伶長，用絲絃的樂器（Neginoth）。」（19節下）

    以賽亞書三十八章，也有同樣的格式，從九到二十節是希西家為他疾病得治而獻上之讚美和感恩之詩：

  （1）詩題：「猶大王希西家患病已經痊癒，就作詩說。」（9節）

  （2）詩本身（10～20節）。

  （3）詩註：「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華殿中用絲絃的樂器唱我的詩歌。」（20節下半）

    這兩個例子可助我們解開詩篇中詩題之謎。原來自猶太人被擄於巴比倫後，聖殿中原有之崇拜禮儀，早已失傳。到第三世紀中葉或末葉，亞歷山大的學者集體譯七十譯本時，更加無法辨認詩篇在崇拜中是怎樣用法。詩與詩中間既沒有分開，他們就不知道詩與詩中間之說話，到底屬於前詩之詩注，或是屬於後詩之詩題。再加上有些明顯是屬於後詩的，如「大衛的詩」等，他們便誤把所有詩與詩中間的說話，全歸入下面那一首詩作詩題用，結果便一直沿用至今，像我們今天中英文譯本那個格式了。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的所謂詩題，其實是文不對題，全無關係了。一些釋經家更發現，有些所謂詩題的，其實是上一首詩之詩注，因它與前首詩之關係十分明顯。
Most psalms consist of three parts:

。a superscription, 

。the song itself, and 

。a subscription.

Perfect examples of this order may be seen in Habakkuk 3:1-19 and Isaiah 38:9-20; in these places the psalm is isolated from other psalms — so there is no question to which psalm the superscription and subscription belong.

The Hebrew text of the Psalms carries no distinctive breaks between the psalms, only a number in the margin; and in the AV translation the mistake was often made of placing the musical dire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psalm, instead of at the end of the preceding psalm.

Consider Psalm 68, for example: The superscription is “a Psalm or song of David”. (“To the chief musician” belongs to 67.) The subscription is “To the chief musician upon Shoshannim”. (“A Psalm of David” belongs to 69.)

A good general rule is that the historical or other introduction belongs to the psalm following it; the musical instruction often appea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a psalm is properly the subscription to the previous psalm.

This approach has been suggested by that eminent scholar, J.W. Thirtle, in his work The Titles of the Psalms. He wrote: “The key [to the Psalm titles] was lost very early.” Further, he quotes Franz Delitzsch concerning the misplacement of the musical terms: “The LXX found them already in existence, and did not understand them; they cannot be explained even with the aid of the Books of Chronicles (including the Book of Ezra, which forms a part of these) in which much is said about music, and in which they make their appearance, like much else, as the revival of choice old expressions, so that the key to their comprehension must have been lost very early.”

And Thirtle again: “When the Septuagint translation came to be made (about 250-200 BC), the work fell to men who knew nothing of the liturgical use of the Psalms in the Temple service of praise. The glorious tradition of bygone years had passed out of mind, and the translators were, in consequence, without safe and effective guidance.”

Under the heading “The Key Found”, Thirtle writes: “The so-called musical titles have come down to us, alike in the Massoretic recension of the Hebrew text (copies about AD 900) and in the Greek and other early versions (codices dating from about AD 400) in a form that has, even to the present day, caused great confusion. Yet, all down the ages, the Canonical Scriptures have supplied us with a psalm, which, standing by itself, claimed to be studied as a model in all its various features, literary and musical. That psalm appears in Habakkuk 3.

“It opens with:

‘A Prayer of Habakkuk the prophet upon Shigionoth’

and it ends with:

‘To the Chief Singer on my stringed instruments’.

“In other words, at the head of the psalm we have a statement of its class (a Prayer), its author (Habakkuk), and its special character (Shigionoth). These particulars are literary; they deal with the writer and the writing.

“At the end, we have a statement that is musical, and exclusively so: The psalm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Chief Singer (the same word that has been rendered ‘Chief Musician’ in the Psalms), and it is one for orchestral rendering in the worship of God.”

The notes on the titles of the psalms in the work that follows will, for the most part, take into account the ground-breaking work of J.W. Thirtle — to whom all subsequent students of the Psalms owe a great debt.
詩題就是詩前的小字，在 150 首 詩篇中，除了 34 首沒有詩題外，其餘的 116首都有詩題。卜洛克把這些詩題歸為五類(註 13)：

1.關於作者：

這種詩題是把一個希伯來文介係詞加在一個人名之前，這個介系詞可翻譯成「屬」、「致」或「為」。傳統上把它翻譯成「屬於」，表示這首詩的作者或起源。屬於大衛的詩有 73 首，屬於亞薩的有 12 首，屬於可拉後裔的有 11 首，大衛的伶長 1 首，摩西 1 首，希幔 1 首，以探 1 首，所羅門 2 首。

2.歷史背景：

詩篇中有 14 首的詩題是關於歷史背景的，其內容都和大衛的生平經歷有關（詩 3、7、18、30、34、51、 52、54、56、57、59、60、63、142)。儘管有些學者質疑這些詩題的真實性，卜洛克認為它們還是可信的，只不過它可能是在事件發生以後，事後回想起來寫成的。

3.文學形式：

這種詩題描述該詩的文學特點，像詩(psalm)、歌(song)、訓誨 (maschil)、金詩(michtam)、流離歌(shiggaion)、禱告(prayer)、讚美(praise)等等。

4.禮儀用法：

詩篇裡和聖殿禮儀有關的詩題並不算多，92 篇標明是「安息日的詩歌」，其他的詩題和禮儀的關係並不那麼明確，但仍然可以看出它的用途，像「紀念詩」( 詩 38、 70)，「稱謝詩」(詩 100)，「叫人學習」(詩 60)，「上行之詩」(詩120-134)，「在獻殿的時候，作這詩歌」(詩 30)。

5.音樂註解：

有些詩題是要告訴我們這首詩的音樂背景或應該怎麼唱。像「女音」(詩 45 末)是用女聲來唱，「無聲鴿」(詩 55 末)是指大衛像樹林中的鴿，逃避押沙龍，「流離歌」(詩 7)是高聲呼喊，「慕拉便」(詩 8 末)指戰士之死，「調用第八」(詩 5、11 末)可能是第八班次(註 14)。詩題是很早就存在的，但是它的意義不明顯。西托(J.W.Thirtle)的研究帶給我們許多的亮光，巴斯德認為這是解開詩題之謎的關鍵(註 15)。他最重要的發現就是：

有些詩題應該屬於前一首詩的註腳，而非該首詩的詩題。原來，希伯來文的古抄本，在詩和詩之間並不像中文或英文那樣篇篇分開，而只在詩與詩之間的邊沿加上一個數目字。一般所說的詩題一直被認為是屬於下一首詩，因為它被印在下一首詩的前面。

事實上，它也有可能屬於前一首詩。聖經中其他的詩歌也有這樣的例子，前有詩題，後有詩註：

第一個例子：哈巴谷書 第三章

(1) 詩題：「先知哈巴谷的禱告，調用流離歌」(哈 3:1)

(2) 本文：哈巴谷書 3:2-19a

(3) 詩註：「這歌交與伶長，用絲弦的樂器」(哈 3:19b)

第二個例子：以賽亞書 38:9-20

(1) 詩題：「猶大王希西家患病已經痊愈，就作詩說」(賽 38:9)

(2) 本文：以賽亞書 38:10-20a

(3) 詩註：「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華殿中用絲弦的樂器唱我的詩歌 」(賽 38:20b) 

按照這樣的型式，我們可以把詩篇中的詩題重新加以分析，將它分為兩部份：

前半和後半。前半可能是上一首詩的詩註，後半才是下一首詩的詩題。這樣的劃分使許多的詩題更加切題。不過中文翻譯的詩題經常前後顛倒，因為希伯來文常把主詞放句尾、受詞放句首，翻成中文必須調整先後次序，讀起來才能達意。因此要重新劃分詩題和詩註時，不能依照中文來看，必須回到希伯來原文。舉個例來說，詩篇第 4 篇之詩題：「大衛的詩，交與伶長，用絲弦的樂器」。希伯來原文的順序是：「交與伶長，用絲弦的樂器，大衛的詩」。這樣，這個詩題的前半「交與伶長，用絲弦的樂器」應屬於第 3 篇的詩註；後半「大衛的詩」才是第 4 篇的詩題。
再以詩篇第 45、46 篇為例，目前它們的中文詩題如下： 

第 45 篇：可拉後裔的訓誨詩，又是愛慕歌，交與伶長，調用百合花 

第 46 篇：可拉後裔的詩歌，交與伶長，調用女音

回到希伯來文的順序，應該是： 

第 45 篇：交與伶長，調用百合花，可拉後裔的訓誨詩，又是愛慕歌 

第 46 篇：交與伶長，調用女音，可拉後裔的詩歌

如果把這兩個詩題分成前後兩部份，前半屬於上一首詩的詩註，後半屬本首詩的詩題，則應該是這樣：

第 44 篇詩註：交與伶長，調用百合花

第 45 篇詩題：可拉後裔的訓誨詩，又是愛慕歌

第 45 篇詩註：交與伶長，調用女音

第 46 篇詩題：可拉後裔的詩歌

經過這樣重新編排，詩篇第 45 篇有詩題「可拉後裔的訓誨詩，又是愛慕歌」及詩註「交與伶長，調用女音」，比較切合第 45 篇的內容。

為什麼有詛咒詩？
The Imprecatory Psalms

Certain psalms are commonly called “imprecatory psalms” because they invoke the judgments of God against His enemies. The psalms most generally placed in this category are 7, 35, 58, 59, 69, 83, 109, 137, and 139. A number of other psalms, as well as other parts of Scripture, contain brief imprecations; but these nine have imprecation as their chief element.

The basic question with these psalms, as many interpreters see it, is an ethical question: How can it be right to wish or pray for the destruction of others when the Bible teaches elsewhere and often that one should love his enemies, and pray for those who persecute him (Matt. 5:44)?

To this question, generally stated,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answers:

1. The imprecations were by David’s enemies: It has been suggested (H.A. Whittaker, Enjoying the Bible, pp. 205,206) that the imprecation in Psalm 109:6-20, as one example, is not the utterance of David against his enemies, but is the cursing of those enemies against David himself (cp. 2 Sam. 16:5-13). This solution requires the insertion of the word “saying” at the end of verse 5. Some might consider the suggestion of an insertion as “adding unto the word” (Deut. 4:2; Prov. 30:6; Rev. 22:13). However, justification for this sort of approach may be found in the italicized word “saying” in Psalm 2:2 (AV) to explain the quotation in 2:3 which must obviously be attributed to David’s enemies. This proposal has merit in the single case, and could perhaps apply to some others; but a similar approach to all eight imprecatory psalms would probably be stretching the point. 

2. The imprecations expressed David’s own sentiments only: This suggestion is that David is, in such psalms, speaking the sentiments of his own heart and not those of the Holy Spirit. According to this view, the inspiration of David’s curses does not mean that God approved of the anger in David’s heart when he wrote those curses (Alan Hayward, God’s Truth, p. 195). This view, however, overlooks or perhaps does not give sufficient weight to the scriptural record of David as a man who did not indulge in a spirit of personal revenge (1 Sam. 24:1-7; 26:5). And furthermore, this view could lead down the treacherous path by which we are faced continually with the dilemma: ‘Is this verse, or that, inspired and meaningful as an example to me? Or is it merely David (or Isaiah, or Moses, or Paul) expressing his own personal sentiment rather than God’s?’ 

3. The imprecations demonstrate the inferior principle of spiritual life in the Old Testament: This view is the favorite of many “orthodox” scholars, being founded on the doctrine of “progressive revelation”. By this is meant that the Old Testament worthies could not have been expected to show any of the kinder and gentler and more “Christian” virtues of character, since they had not the slightest inkling in their day that such qualities were even desirable! This approach is, as it should be, totally unacceptable to Christadelphians, who rightly tak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to be equally inspired and infallible. Also, such passages as Leviticus 19:17,18; Proverbs 20:22; 24:17,18; 25:21,22; and Job 31:29,30 show that, in the matter of personal vengeance, the Old Testament is every bit up to the standard of the New. 

4. The imprecations are prophetic: According to this view, David was not only a poet, but also a prophet declaring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 ungodly. His statements, then, were not private and personal at all, but instead the judgments of God. It is pointed out, in defense of this view, that some of the imprecatory psalms are quoted in the New Testament as being fulfilled then (Psa. 69:25 and 109:8 in Acts 1:20; Psa. 69:22,23 in Rom. 11:9,10). But, linguistically speaking, in both English and Hebrew, the “imprecations” are not simple declarations of what will happen, but rather wishes or prayers for what may happen. Thus, what appears at first sight to be a very satisfactory solution may be seen as going only half the way to answering the question: “How could David pray as he did?” 

5. Finally, the imprecations are calls to God to remember His covenant: The fundamental ground of justification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imprecatory psalms is the Abrahamic covenant, specifically Genesis 12:1-3: “Now the Lord had said unto Abram, ‘Get thee out of thy country, and from thy kindred, and from thy father’s house, unto a land that I will shew thee: And I will make of thee a great nation, and I will bless thee, and make thy name great; and thou shalt be a blessing: And I will bless them that bless thee, and curse him that curseth thee; and in thee shall all familie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

On the basis of this covenant, David, the seed of Abraham, the divinely-select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nation, had every right to pray that God would do what He had promised — that is, curse those who cursed Abraham’s seed!

What is crucial to appreciating the imprecatory psalms is this: David never prayed that he might be permitted to avenge himself, but always that God would rise up to avenge His Anointed (Psa. 7:6; 35:1; 58:6; 59:5). Like Jesus later, David was capable of generosity and “turning the other cheek” when under personal attack (2 Sam. 16:11; 19:16-23). Yet, like Jesus again, he loved righteousness and hated the iniquity which flaunted itself against the honor of God, and he could be utterly ruthless in suppressing such iniquity when he knew the time was right!

Finally, God’s judgments are essential if the righteous are ever to be established and glorified on the earth. To pray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is therefore no different than to pray “Let them (thine enemies) be confounded....troubled....put to shame....perish....” — once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re is no personal vindictiveness involved.

Therefore, the imprecations of the Bible are not mere human cries for vengeance, nor the expression of some inferior Old Testament “righteousness”, nor merely prophecies. They are righteous, heartfelt calls upon God to remember His covenant, and to perform it, come what may. For David and the other “imprecators” recognized that only then, when God’s enemies are finally and completely cursed, will He be able to get on with the business of glorifying His Name in the earth: 

“So let all Thine enemies perish, O Lord: but let them that love Thee be as the sun when he goeth forth in his might” (Judg. 5:31).
咒詛詩是詩篇裡令人感到困惑的詩，它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咒詛敵人，願敵人遭受極重的報應。詩篇第 35、69、109 等篇明顯地屬於這一類，其他還有不少散見的經文，像第 3、5、7、10、36、52、58、59、64、69、83、129、137、139、140、141、143 篇裡都有。這些詩除了第 83、129、137 篇外，其餘都標明是大衛的作品。前面讀過的讚美詩，詩篇第 139 篇，有四節(19-22 節)都是在罵惡人的，其意義似乎跟前後不連貫。有人因而主張如果第 139 篇止於第 18 節的話，它就可以算是最優美的詩篇之一了(註 1)。這是代表一種看待咒詛詩的心態：忽略它，彷彿它並不存在。

另一種極端的態度是推崇它，把它的精神解釋成善意的。另有一些學者相信，咒詛詩代表的是一種巫術的宗教精神，它是對付敵人的「有效咒詛」。但是舊約聖經並不贊成巫術。卜洛克認為對待咒詛詩比較理想的態度是：認真地面對它、體會作者內心的掙扎，並思考它如何成為上帝的話語(註 2)。

值得注意的是，詩人雖然強烈地表達了對惡人惡事的痛恨，並且呼求上帝伸冤，他自己絕未採取報復的手段，只將此事交託給上帝。詩人一向謹守上帝藉著摩西所啟示的原則：「伸冤報應在我」(申 32:35)。可見，在詩詞裡所表達出來的痛恨，只是詩人情感真誠的流露，並不代表詩人所要採取的行動。這個分野相當重要，情感的宣洩和實際的行動是兩回事。情感的舒解，用語言或文字來表達，即使聽來有多可怕，仍是可以接受的。比較令人擔心的是那些不說出來、卻不斷累積的憤懣。有時候，會有一些報復和殘忍的行為出現，就是因為有許多的情感不得宣洩的緣故。像報紙曾經報導，有一個在學校被視為模範生的國中學生，竟然殺了自己的父親，聞者無不覺得該生大逆不道。事實上，這學生在家裡遭受性虐待，他的憤懣、不滿的情緒都壓抑下來不得舒解，累積到一個地步無法再忍受，才發生這種駭人聽聞的事件。

通常你如何舒解你的情緒？這些方法是否有效？比較重要的是情緒得到適當的宣洩，而又不致於傷害別人。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咒詛詩，咒詛是上帝與以色列百姓立約條款中的一部份(註 3)，它啟示了上帝聖潔與公義的本性，顯出上帝對惡之痛恨與審判。摩西帶領百姓出埃及、要進入迦南地以前，曾經在基利心上為百姓祝福，也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詛(申 27:11-26)；他一再地吩附百姓，遵行上帝的誡命必蒙福祉，違逆主言必受重禍(申 28:1-68)。咒詛詩的精神與此並不相違。咒詛詩和新約還有一項密不可分的關係，那就是新約引用了不少咒詛詩的經文。

約翰福音 15:25 耶穌引用詩篇 35:19、69:4 來說明世界無故地恨他。使徒行傳 1:20彼得曾引用詩篇69:25、109:8 論猶大「因為詩篇上寫著，說：願他的住處變為荒場，無人在內居住；又說：願別人得他的職分。」保羅解釋猶太民族淪為眼瞎，正應驗了詩人的咒詛（羅 11:9-10、詩69:22-23)。這些都讓我們看到新約的作者洞悉咒詛詩裡有預言的性質(註 4)。

綜上，有幾種看待咒詛詩的方法：

1.忽略它

2.推崇它

3.把它當作巫術

4.把它當作情感的流露

5.把它當作啟示上帝聖潔公義的本性

6.把它當作預言

後三種我們都可以接受，前三種比較不相宜。

有人說，咒詛詩和新約中耶穌的教導不合。耶穌曾經吩咐門徒，要愛仇敵，因為上帝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太 5:43-45)。這樣看來，好像舊約和新約的精神不同；舊約才有這種狠毒的咒詛，新約強調的都是愛。

但是仔細研讀聖經，這樣的區分是不正確的。事實上，舊約也有愛人如己(利 19:18)、要替仇敵著想(出 23:4-5)的觀念；而新約一樣有咒詛的想法(羅 9:3、林前 16:22、加 1:8-9)。特別是加拉太書 3:13-14 說：「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靈。」可見，耶穌為我們受了咒詛，成就了上帝的義，使我們可以因信得生，脫離律法的咒詛，這更讓我們看到咒詛乃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不過我們也不必感到害怕，只要信靠耶穌基督，必能脫離一切的咒詛，因為這是上帝所應許的。上帝若幫助我們，我們還懼怕誰呢？(參看羅馬書 8:31)。 

「上行」是什麼意思？
度 詩

   （中譯為「上行之詩」，巴斯德對希伯來文之ma』aloth有另一千解釋，詳見下文。）

    我們先看第一組稱為「度詩」的（Songs  of  Degrees），它們與別組的不同，是全排在一起的，即由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五篇。每篇均有同一之詩題（有五首另附作者名）。

    這詩題是什麼意思呢？有一個猶太解經家首倡此組詩原為以色列人登聖殿十五台階時唱，每登一階即唱一首；問題只在：誰知聖殿是否真有十五級台階？（此外，該作者提出意昆時，語調非常懷疑，且在同段內，他自己又推翻此說）。

    路德解釋為「高詩班之歌」；加爾文則認為此十五首詩均是用高音唱；哲布主教則說此組詩是當約櫃在抬上錫安山時唱，另一些出名之學者則認為該希伯來字不是解「度」，而是解「上行」，或「登階」，是表明希伯來詩體中平行法的一種層次漸進的用法，亦即是說每一行均把前一行之平行句帶進更高之層次。但問題來了：十五篇「度詩」中，不是每一首均有此特色的，反而此十五首之外的，卻有不少具此特色！

    另一些人則認為此十五篇詩是與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慶祝之三大節期有關，但就如另一學者所指出的，這十五篇詩中不少是與「朝聖」無關的！至於近代一些新派解經家則一股腦兒說這十五首全屬被擄後期之作，是他們自巴比倫返回時唱！有些人則把它們靈意化，說此組詩是指教會而然；但它們只論及以色列、猶大，耶路撒冷和錫安呢，又怎能是指教會？

    意見可真不少！到底那一個是對的？或上述全沒有一個是對？

    若前述的全不能解釋這組詩的詩題，到底那個才是令人滿意的解答？其實我們不必在聖經之外去找，不管是傳統、教父，或任何專家的意見，聖經本身就有答案。霍圖和布林革博士均認為關鍵不是在聖經之外，而是聖經之內。

    我們先要注意本組之詩題——「度詩」，按希伯來文，該「度」字是有一指定冠詞的（ha-），英文該譯作A Song of The Degrees，中譯則是「那度詩」（但中文慣常不譯冠詞的，譯出來反有累贅之感，但此處是為要說明該「度」字之意）。這指定冠詞就表明這個「度」必與某一專有的，或人人皆知的「度」有深厚之關係。

    聖經有什麼地方記著「度」的呢？有，而且聖經只記有一個「度」，那就是亞哈斯王的日略。像古時一般皇宮日晷的樣子，相信亞哈斯的日晷必然相當漂亮華美，每一位之距離均相當大，太陽的影子就這樣投射在日略上。

    這個日晷跟詩篇的「那度」可有什麼關係？有，而且相當特別。聖經告訴我們亞哈斯的兒子希西家在位的時候，神給他一個兆頭，就是他的日晷要往後退十度（或十級），以表明神要多給他十五年的壽數！這件超凡的事記在列王紀下二十章八到十一節（請現在翻閱這段經文）。在這四節經文中，該「度」重複又重複出現，明顯是要強調的。

    那麼詩篇中的「那度」跟亞哈斯之日晷和希西家的「十度」會有什麼關係？有的，我們且一步一步來解釋。

    首先，我們知道希西家是猶大列王中（亦即是南國）最敬畏神的一個人（王下十八5、6）。從屬靈的觀點來看，他是十五篇「度詩」之作者是一點不希奇的。第二點，希西家對詩篇及屬靈的詩歌興趣極為濃厚；歷代志下二十九章九節告訴我們，他復興了聖殿的崇拜，盡最大的努力要一切都是「照大衛和他先見迦得，並先知拿單所吩咐的」去作，並用「以色列王大衛的樂器相和」（27節），「又吩咐利未人用大衛和先見亞薩的詩詞，頌讚耶和華。」（30節）

    一般學者都相信現今詩篇之編排，希西家的功勞最大，我們知道箴言之編排也是他的成果之一（箴二十五1）。還有更藉得注意的，希西家本人也是一個詩人，以賽亞書三十八章自第九節起的那首詩，就是他的作品。裡面說到他一生一世要在耶和華殿中用絲絃的樂器，「唱我的詩歌」。明顯地，這些稱為「我的詩歌」必是他自己所作無疑。那麼，什麼才是他的詩歌？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現今詩篇中十五首「度詩」（一二○至一三四）就是他所指「我的詩歌」。為什麼？以賽亞書那段豈不是說「猶大王希西家患病已經痊癒，就作詩說……」！這裡所指之患病，就是跟日晷後退十度有關（8節）。在詩之末，他說：「耶和華肯救我，所以我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華殿中用絲絃的樂器唱我的詩歌。」

    還需要其它證據嗎？現在讓我們緊記幾個事實：「度詩」共有十五首，希西家添壽也是十五年，亞哈斯的日晷往後退十度，而「度詩」也有十首是沒記作者名字；另外五首是有名字的，四首是大衛的，一首是所羅門的。為什麼希西家那十首詩沒有記下他的名字？理由很簡單，其中之一理由我們相信是他的自謙，還有的就是：這十首詩必定相當流行普遍，既然人人都知道是希西家所作，寫上名字就有點畫蛇添足之嫌（古時沒有「版權」之觀念）。希西家論到這組詩也只是說「我的詩歌」，這就可見它們必是相當流行的了。

    這十五首「度詩」之安排也是頗具匠心的。它們分成五組，每組三首；兩首是希西家的，一首是大衛或所羅門的。至於內容方面，一首是關於苦難，一首是關於信靠，另一首則是關於勝利。

    總括來說，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十五首「度詩」中，有十首為希西家所作，是關於他患病得愈，添壽十五年，和日晷倒退十度等事跡。這是一個十分引人入勝之研究題目，想進一步研究的可自行參閱布林革「伶長」一書（Bullinger』s  The  Chief  Musicim），或自己閱讀參考也無不可。
詩篇是用那些樂器來伴奏？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Psalms

Music played a large part in the life and worship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the songs of Zion” and Israel’s singers were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So, in Psalm 137:3, “Those who carried us off demanded music and singing, and our captors called on us to be merry: ‘Sing us one of the Songs of Zion’ ” (NEB). Sennacherib demanded as part of Hezekiah’s tribute “male and female singers” (as his memorial stele claims).

David had 4,000 Levites trained as singers and instrumental musicians (1 Chron. 23:5), divided into 288 cours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saph, Jeduthun (also called Ethan), and Heman.

David was an inventor of musical instruments (Amos 6:5), and in the Temple service of later days an impressive orchestral accompaniment was available for Divine worship. Most of them are mentioned in the Psalms. They fall into three groups: stringed, wind, and percussion.

Stringed Instruments

1. The harp: from kinnor, to twang (33:2; 43:4; 57:8; 71:22; 81:2; 92:3; 98:5 (twice); 108:2; 137:2; 147:7; 149:3; 150:3). 
2. The psaltery: (a) In the smaller version, probably an eight-stringed lyre. The Hebrew is nebel: a skin bag. The instrument became so called because of its shape (57:8; 81:2; 108:2; 150:3). (b) In the larger version it was a ten-stringed instrument (Heb. asor = ten / nebel) (33:2; 92:3; 144:9). In each of these passages the word “and” should be deleted, leaving “the psaltery, an instrument of ten strings”. (c) In 71:22 there is mentioned a keliy nebel: mg. “the instrument of psaltery”. This means a “prepared” psaltery and probably simply indicates an instrument specially designed for Divine worship. 
3. In 68:25 there occurs the word nagan (to strum), rendered as “player on instruments”. Probably a stringed instrument, otherwise unknown, is implied. 
4. In 150:4 the word men (plural minnim) is rendered as “stringed instruments”. The word means “a musical chord, as parted into strings”.

Wind Instruments

1. The “trumpet”: the horn of a ram or a goat — the shofar (47:5; 81:3; 150:3). 
2. The “cornet”: a slightly different word derived from shofar. “Probably a brass treble wind instrument, with a cup mouthpiece” (98:6). 
3. The “high sounding trumpets”, from the Hebrew chatsotserah, so called because of its “quavering note” (98:6). 
4. The “organ” (AV): Hebrew uggab — “a reed instrument of music”. A pipe instrument, its exact nature unknown today (150:4). 
5. In 87:7 the word chalal is rendered “player on instruments”. The word means, “to bore”, so a wind instrument is probably indicated.

Percussion instruments

1. The “timbrel”: from toph (singular), taphah (plural). It indicates a drum, something like the modern tamborine (68:25; 81:2; 149:3; 150:4). Elsewhere it is also rendered as “tabret”. 
2. Cymbals: from tselatsal (a clatter or clanging noise). Found in 150:5 as “loud” and “high sounding” cymbals. Probably quite similar to the modern instrument.

Josephus has this interesting comment (Ant. vii, 12:3): “And now David, being freed from wars and dangers, and enjoying for the future a profound peace, composed songs and hymns to God, of several sorts of meter....He also made instruments of music, and taught the Levites to sing hymns to God, both on that called the Sabbath-day, and on the other festivals. Now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ruments was thus: the viol was an instrument of ten strings, it was played upon with a bow; the psaltery had twelve musical notes, and was played upon by the singers; the cymbals were broad and large instruments, and were made of brass.” (Wilson, pp. 21-26).
「細拉」是什麼意思？

Selah

This wosrd occu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Psalm 3. It is used 71 times in the Psalms and three other times (all in Habakkuk 3). The scholars have a great deal of difficulty with this word, and widely varying opinions are offered as to its meaning and purpose. One thought emerges, however, from the tangle of conflicting definitions and opinions: “Selah”, whether a musical term or not, carries the implication of pausing or resting (LXX, Young’s). It is therefore a thought link for reflection or meditation. When occurring at the end of a psalm “Selah” forms a close link with the succeeding psalm. Therefore on several occasions (Psalms 3/4, 9/10, 24/25, and 46/47) we have the plain indication to join two psalms together in our study.

“Selah” may also refer to the Rock (Hebrew “Sela”) — a common name of God in the Psalms (18:2; 31:3; 40:2; 42:9; 71:3; 78:16), probabl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ltar-rock in Zion (see esp. Isa. 8:14; 28:16; Psa. 118:22; and Whittaker, Bible Studies, pp. 111-116), upon which sacrifice was offered to Him. Thus “Selah” may indicate that the singers should pause for reflection or meditation, while the priests proceed to offer the sacrifice.

In regard to sacrifice, note especially the context of “Selah”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s: 20:3; 24:6; 32:5; 39:11; 44:8; 54:5; 57:3,6; 61:4; 81:7; and 87:3,6.
5、 應用

1. 回家後選一首詩篇，用解釋詩歌的九個步驟來看這篇詩，默想並向神禱告。
2. 現今社會中有許多破滅的家庭。雅歌中的愛情給了我們一個提醒。你是否知道有哪對夫妻關係出現問題，甚至可能導致離婚的？為他們能持守在神前所立的約禱告。
6、 課後作業

1. 讀經：箴言。思考問題：哪一句箴言給你最大的感觸？
2. 讀經：傳道書１－３，１１－１２。思考問題：傳道書的開頭和結尾給你什麼不同的感受？[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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